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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大
家
都
知
道
，
氣
候
左
右
着
流
感
的
傳
播
，
知
道
流
感
愛

在
乾
、
冷
的
氣
象
條
件
下
蔓
延
，
但
沒
有
人
通
過
實
驗
加
以
證
明
，

拿
出
數
據
來
。
直
到
去
年
年
初
，
美
國
西
奈
山
醫
學
院
（M

ount
Sinai

School
of

M
e dicin e

，
位
於
紐
約
，
是
美
國
前
二
十
大
醫

學
院
之
一
）
才
宣
布
為
此
進
行
了
一
連
串
實
驗
，
在
不
同
溫
度
和
相

對
濕
度
下
，
進
行
了
對
流
感
病
毒
傳
播
能
力
的
驗
證
。
接
着
，
俄
勒

岡
州
立
大
學
進
行
了
跟
進
性
研
究
，
證
明
絕
對
濕
度
對
流
感
病
毒
的

傳
播
影
響
更
大
。

絕
對
濕
度
是
指
一
個
指
定
體
積
空
氣
中
有
多
少
重
量
的
水
分
，

相
對
濕
度
是
指
空
氣
中
水
汽
的
飽
和
程
度
。
一
定
體
積
的
空
氣
中
，

水
汽
重
量
（
絕
對
濕
度
）
若
不
變
，
相
對
濕
度
會
因
為
溫
度
變
化
而

升
降
。先

說
西
奈
山
醫
學
院
的
實
驗
。

實
驗
用
豚
鼠
進
行
，
因
為
豚
鼠
比
白
老
鼠
更
容
易
受
人
類
流
感

病
毒
感
染
。
研
究
人
員
嚴
格
控
制
實
驗
室
的
環
境
，
以
期
在
同
樣
環

境
下
，
觀
察
不
同
溫
度
、
不
同
相
對
濕
度
下
，
豚
鼠
受
感
染
情
況
的

差
異
。
溫
度
分
五
度
（
攝
氏
，
下
同
）
、
二
十
度
、
三
十
度
；
相
對

濕
度
分
百
分
之
二
十
、
三
十
五
、
五
十
、
六
十
五
、
八
十
。
實
驗
中

，
把
未
受
過
感
染
的
豚
鼠
與
受
到
感
染
的
豚
鼠
放
在
一
起
，
看
在
不

同
情
況
下
各
有
多
少
豚
鼠
受
感
染
。
每
個
實
驗
都
重
複
進
行
。

結
果
顯
示
，
在
不
同
溫
度
下
，
相
對
濕
度
越
低
，
豚
鼠
都
越
容

易
通
過
空
氣
受
到
感
染
。
在
相
對
濕
度
百
分
之
二
十
、
三
十
五
時
，

四
隻
豚
鼠
會
有
三
至
四
隻
受
感
染
。
相
對
濕
度
上
升
至
百
分
之
五
十

時
，
四
隻
豚
鼠
只
有
一
隻
受
感
染
；
但
到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
四
隻
豚

鼠
中
會
有
三
隻
受
感
染
。
可
是
相
對
濕
度
提
高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
病
毒
傳
播
就
完
全
阻
斷
了
。

就
溫
度
而
言
，
病
毒
的
傳
播
越
低
越
活
躍

，
豚
鼠
在
五
度
時
受
感
染
的
比
二
十
度
時
多
；

到
三
十
度
，
沒
有
豚
鼠
受
感
染
。

整
體
而
言
，
溫
度
降
到
五
度
時
，
在
各
種

相
對
濕
度
下
，
病
毒
都
最
活
躍
。
而
當
溫
度
上

升
到
三
十
度
，
即
使
相
對
濕
度
下
降
到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
也
沒
有
出
現
感
染
。
過
去
以
白
老
鼠

進
行
的
實
驗
也
證
明
，
在
冬
季
時
，
老
鼠
的
感

染
率
是
百
分
之
五
十
八
點
二
，
夏
天
時
是
百
分

之
三
十
四
點
一
。

為
什
麼
病
毒
在
乾
燥
環
境
下
較
活
躍
？
第

一
，
當
病
毒
從
感
染
者
的

口
鼻
噴
出
時
，
是
被
包
裹

在
微
細
的
水
珠
中
；
一
旦

進
入
乾
燥
空
氣
中
，
包
裹

着
病
毒
的
水
分
很
快
被
蒸

發
，
重
量
減
輕
，
病
毒
於

是
可
以
在
空
氣
中
飄
蕩
得

更
久
，
散
播
得
更
遠
。

其
次
，
乾
燥
空
氣
會
使
鼻
腔
內
黏
膜
破
裂

，
向
病
毒
露
出
破
綻
。

實
驗
還
顯
示
，
溫
度
較
低
時
，
豚
鼠
染
病

的
時
間
較
長
，
五
度
時
的
染
病
時
間
比
二
十
度

時
的
染
病
時
間
長
四
十
小
時
。
這
可
能
因
為
較

冷
時
，
鼻
涕
和
痰
涎
較
凍
較
稠
，
病
毒
較
難
排

出
。
染
病
時
間
長
了
，
也
會
增
加
互
相
感
染
的

機
會
，
使
更
多
豚
鼠
染
病
。

另
方
面
，
俄
勒
岡
大
學
今
年
年
初
發
表
研

究
報
告
，
揭
示
了
絕
對
濕
度
與
相
對
濕
度
對
流

感
病
毒
的
不
同
影
響
。
他
們
也
發
現
，
越
冷
越

乾
，
病
毒
越
容
易
傳
播
，
但
他
們
又
發
現
，
西

奈
山
醫
學
院
的
實
驗
中
，
病
毒
壽
命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六
關
乎
相
對

濕
度
，
而
病
毒
的
傳
播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二
關
乎
相
對
濕
度
。
但
在
他

們
進
行
的
新
實
驗
中
，
病
毒
壽
命
有
九
成
關
乎
絕
對
濕
度
；
病
毒
的

傳
播
有
五
成
關
乎
絕
對
濕
度
。

研
究
人
員
還
分
析
了
自
四
十
年
代
以
來
各
次
流
感
流
行
的
數
據

，
其
中
包
括
相
對
濕
度
數
據
，
並
把
數
據
轉
換
為
絕
對
濕
度
數
據
進

行
分
析
。
這
一
轉
換
，
更
清
楚
展
示
了
空
氣
濕
潤
程
度
與
病
毒
壽
命

的
關
係
。
俄
勒
岡
州
立
大
學
的
傑
弗
雷
．
夏
文
（Jeffrey

Sham
an

）
專
注
氣
候
與
疾
病
關
係
的
研
究
，
是
研
究
報
告
的
撰
述
人
之
一
。

他
說
：
﹁空
氣
濕
潤
程
度
與
病
毒
壽
命
的
關
係
，
密
切
得
令
人
吃
驚

。
絕
對
濕
度
低
時
，
病
毒
的
壽
命
就
延
長
，
傳
播
率
就
提
高
。
﹂

他
認
為
，
這
一
發
現
對
預
測
和
預
防
流
感
的
傳
播
很
有
用
。
他

並
認
為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不
妨
提
高
空
氣
的
濕
度
，
在
流
感
病
毒

容
易
散
播
的
地
方
，
例
如
醫
院
的
特
別
護
理
病
房
，
可
使
用
增
濕
器

；
不
過
要
注
意
不
可
過
分
，
提
防
弄
出
霉
菌
來
。

在
氣
溫
很
低
時
，
即
使
相
對
濕
度
很
高
，
絕
對
濕
度
其
實
並
不

高
。
夏
文
指
出
，
在
美
國
一
些
地
區
，
夏
日
裡
空
氣
中
的
水
分
一
般

是
冬
日
的
四
倍
，
室
內
室
外
都
一
樣
，
因
此
流
感
高
峰
期
都
在
冬

季
。

香
港
近
日
氣
溫
最
高
接
近
三
十
度
，
相
對
濕
度
在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百
分
之
九
十
之
間
，
這
不
利
流
感
病
毒
的
生
存
和
傳
播
。
不
過
，

甲
型H

1N
1

是
一
種
經
過
變
異
的
新
型
流
感
，
病
毒
的
活
躍
能
力
是

否
可
以
據
以
前
的
研
究
來
解
釋
和
預
測
誰
也
不
知
道
。

（
流
感
病
毒
新
發
現
二
之
二
）

有一部正在熱播的內
地電視劇，遭到觀眾的強
烈質疑。很多人反映，這
部作品 「故事拖沓」、
「台詞空洞」、 「膩膩歪

歪」、 「明明一集能說明
白的事，非得掰成兩集，讓人越看越沒耐心
」。面對責難，該劇編劇卻百口莫辯。他說
： 「我本來只寫了二十五集，而製片方卻硬
抻到了四十二集。節奏徹底亂了，我看了也
很失望。」

在電視連續劇中 「注水」，似乎已成了
行內的 「慣例」。最煩人的，是那種沒完沒
了的對話。一個人見了另一個人，便開始了
中國式問答。這個人問： 「吃了嗎？」那個
人答： 「吃了。」這個人又問： 「吃的啥？
」那個人又答： 「大米粥。」這個人再問：
「你來幹什麼？」那個人再答： 「想來看看

你。」 「我不是不讓你來嗎？」 「不讓來我
也來。」就這樣，你來我往，一件小事，就
鬧騰五六分鐘。如果遇到兩個人出點矛盾，
那就更不得了。早晨說了中午說，中午說了
晚上說，晚上說了第二天早晨還說。婆婆媽
媽，喋喋不休，彷彿觀眾都是傻子。當然，
「注水」的辦法還有很多。譬如吃飯、走路

、看書、購物、洗澡、穿戴、訓練、打鬥、
爬山、過河、思考、回憶等鏡頭，都常常把
一分鐘的內容拉成兩三分鐘。

我們看電視劇，主要看的是藝術。其中
的精華，是主題的絢麗、演員的技巧、情節
的跌宕、台詞的精闢、場景的壯美、文化的
氛圍。現在的觀眾，素質越來越高，口味也
越來越刁。看一部好的電視連續劇，不僅可
以讓人心情愉悅，而且還能夠從中受到鼓舞
和啟迪。

而注了水的電視劇，就大不一樣了。第
一是折騰人的情緒。很多的事情，一句話就

說清楚了，可他就是不說。先把觀眾的情緒調動起來，然後
再讓你在那兒乾憋着。第二是倒人胃口。一些連三歲孩子都
懂的道理，硬要不厭其煩地去講。你說電視劇中那些人物，
怎麼就那麼笨呢？第三是助長懶惰心理。一集電視劇看到半
截，然後去洗把臉，或者到大街上轉一圈，等回來再看，故
事仍然沒有進展。看慣了這樣的電視劇，人都變懶了。第四
是浪費了觀眾大量的寶貴時間。魯迅說： 「時間就是生命。
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無異於謀財害命的。」想一想
，一部注了水的電視劇，會浪費多少人的 「生命」？

為什麼要在電視劇裡 「注水」？當然是為了多賺錢。現
在的電視劇，都是按集賣。一集賣一百萬元，二十集賣二千
萬元。如果抻成四十集呢？就賣四千萬元。這麼簡單的算術
題，哪個製片人都能算清楚。爐灶搭起來了，桌子擺起來了
，原料備起來了，人馬召集起來了，一鍋麵條，盛二十碗是
盛，盛三十碗也是盛。反正是市場經濟，多加幾瓢水就可以
了。

我們的生活，正在逐步走向精品時代。物質產品需要精
品，文化產品也需要精品。錢雖然很重要，但還有很多東西
，比錢更重要。而且人的價值，絕不僅僅是靠錢來衡量的。
那些注了水的電視劇，只能是曇花一現。不會走得太遠，更
不會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財富。

一條四十二斤的死魚
，售價一百二十五萬元！
這條魚到底是如何 「瘋狂
」起來的？

前些天，福建省福鼎
的漁民老陳出海，結果在

海上撿到了一條怪魚，弄回港後，大家說是
黃唇魚，說老陳發大財了。魚販子四處聯繫
買家，廣東商人、浙江商人紛紛往福鼎趕，
結果浙江溫州商人捷足先登，以九十八萬元
買下了這條黃唇魚，後到廣東商人出一百二
十五萬元想從溫州商人買下這條魚，溫州商
人不肯。後來，溫州商人發現魚身上有破損
，似乎影響口感，轉手賣了一百二十五萬，
賺了二十七萬元。

無獨有偶，二○○七年四月初，廣東湛
江市一漁民也曾捕獲一條重達四十九公斤的
黃唇魚，隨後被一酒店以五十八萬元收購，
酒店烹食了魚肉，留下價值二百萬元的魚肚
不肯賣。去年三月一日，浙江蒼南漁民捕獲
了一條十五公斤重的黃唇魚，後來以八十九
萬的高價出售。

這到底是魚，還是黃金鑽石？有錢人何
以對黃唇魚趨之如鶩，不惜重金收購？在我
看來，作為國家二級保護魚類的黃唇魚並沒
有 「瘋狂」，而是 「金錢」瘋狂起來了。

黃唇魚之所以金貴，並不是它的味道鮮
美，而是它的藥用價值。據說黃唇魚價值最
高的是魚鰾，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據分析

，五百克魚鰾含蛋白質四百四十二克，脂肪一克，鈣二
百五十毫克，磷一百四十五毫克，鐵十三毫克，中醫認
為其有扶正固本、大補真元、強身健體之藥效。現代醫
學研究認為，黃唇魚魚鰾可用於治療結核、風濕性心臟
病、再生障礙性貧血、脈管炎、神經衰弱、婦女經虧等
症，至於療效如何，沒有任何醫學上的數據可以證明。
但正是這些 「萬金油」的療效，隨着時間推移，被神化
為一種 「仙物」，一種可以與 「長生不老藥」相媲美的
玩意，以訛傳訛，價格被暴炒，遠遠脫離了黃唇魚本身
的價值。

幾十年前，福建浙江沿海時常會捕到黃唇魚，不少
老漁民食用這種魚後反映，味道不太地道，遠沒有大黃
魚那麼好吃。不過漁民們都知道這魚具有藥用價值，肉
吃完後，會把魚鰾留下來風乾，當村中的孕婦生產出血
時，有止血的功效。但時過境遷，一條普通的黃唇魚搖
身一變，成為貴如黃金的極品魚。如果當年那些一頓就
吃了黃唇魚的老漁民看到現在這個價格，也許就會感嘆
他們當年的奢侈，一頓飯就吃掉了一百多萬元。

粵浙一帶，有錢人多，日漸稀少的黃唇魚算是遇上
了 「知音」，它的那點藥用功效和種群稀少，暗合了有
錢人兩大願景：一是顯擺，一是健康。因此，黃唇魚肯
定還會 「瘋狂」下去。如果有一天，有人發明養殖技術
，一網打下去全是黃唇魚，黃唇魚才有可能不再瘋狂。

黃唇魚其實是非常不幸的，它的種群銳減到現在價
格飆升，其實都是 「人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唇
魚仍然是江浙一帶海域捕撈的主要對象，這說明那個時
候黃唇魚仍有一定的數量。但隨着環境污染的加劇，淺
海域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直接影響了黃唇魚的洄游、繁
殖。加之黃唇魚具有藥用價值，使得漁民捕撈黃唇魚趨
之若鶩，不論大小，一網打盡。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結
果將黃唇魚推入瀕臨滅絕的處境。

每一個物種的瀕危，恰恰說明我們的生態環境正在
遭受嚴重的破壞，長此以往，地球村將慢慢喪失生物多
樣性及特有品種的延續性。大熊貓原本並不珍貴，因為
種群稀少，所以才珍貴起來。在濃濃黑煙、滾滾污水的
地球村裡，類似黃唇魚的 「瘋狂」仍然還會發生，只要
我們將一個物種推向滅絕，它就有了 「瘋狂」的資本。

那辰光，也就是魯迅、周作
人、廢名、俞平伯、川島還年輕
的時候，他們的思想以及文風，
與當時那種 「一本正經」東西是
格格不入的。

你想，魯迅的胸膛裡好像藏
着一座火山，似乎要噴發出來，他的文風，冷峻而
冷嘲熱諷，讓人讀得坐立不安。周作人呢，雅得很
，即使寫些風花雪月的東西，也是精緻得讓人品咂
回味許久。廢名和俞平伯，則顯然是受了周氏兄弟
的影響，覺得他們兩人的文風太好玩了，一個冷，
像兵器；一個熱，像古玩。後來，廢名還成了周作
人的學生，這兩人最初的文風有點像周氏。而川島
這個人，就像杭州話中的 「搗鬼」，是喜歡 「惹是
生非」的那種人，寫的東西也是另類已極。

這樣一批在當時十分另類，卻未被主流社會所

排斥的文人，最後全部歸集到一本叫《語絲》的刊
物周圍，成為主要的撰稿人。

據說，《語絲》的核心創刊人物是周氏兩兄弟
，後來周氏兄弟交惡，魯迅漸曾淡出《語絲》。也
可以說，《語絲》的出世，就是為了發表一些 「異
見」的刊物。周作人在《創刊詞》中說： 「我們幾
個發起這個周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只
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
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了這張小報
，作自由發表的地方。我們並不期望這於中國的生
活或思想上會有什麼影響，不過姑且發表自己所要
說的話，聊以消遣罷了。」

但是，就是這本《語絲》， 「糾集」一大批思
想活躍的文人，他們在這裡傾吐心中塊壘，在這裡
嬉笑怒罵，他們發表着對時世的看法，這樣的一大
批人，成為那個時代的思想代表，個個在中國的近

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果《語絲》是 「正經」的創物，魯迅、周作

人這樣的人，也 「正經」起來，與當時的那個亂世
作可笑的 「統一思想」，那麼，就截然不可能有
「思想」了。思想不會產生於 「統一」中，思想只

能是荊棘中拔土而出鑽出來的鮮艷之花，是不斷思
辨和實踐的產物。

幸虧《語絲》沒有 「正經」起來，總是發着自
己的不同聲音，而這種聲音，雖然在當時寥若晨星
，但歷史翻過一頁後，卻成了最強音。

我是最怕 「統一思想」這個詞彙的，因為大家
都正經起來，首先遭殃的該是文學了，然後是思想
，然後是文化。我總是覺得，思想的進步，需要像
魯迅這樣的開拓者。這些開拓者，也許會被人認為
是另類，因為，他們走在了大家的前面，所以他比
常人更多地看到了美和醜。

博鰲亞洲論壇，是設在中國的
第一個國際會議組織總部，並每年
定期在永久地址博鰲召開年會。博
鰲地處我國海南島東部的黃金海岸
，是萬泉河的出海口，有 「財源茂
盛達三江」的美譽，這裡不僅風光

秀麗，氣候宜人，而且物產豐富，周邊地區物華天寶
，是 「海南四大名菜」東山羊、和樂蟹、文昌雞、嘉
積鴨的產地。

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參加博
鰲亞洲論壇年會後，在海南省考察時指出，在應對金
融危機中，海南要發揮熱帶農業的優勢，大力發展現
代特色農業和觀光農業，創造更多享譽海內外、具有
海南特色的名牌農產品。筆者近年到海南採風，確實
感到海南是個熱帶寶島，擁有許多熱帶農業的名牌產
品。

東山羊是海南特色農產品。前些年，我到萬寧市
東山嶺開會，這裡是出產東山羊的地方。東道主說：
「來海南不可不來東山嶺，來東山嶺不可不嘗東山羊

。」足見東山羊是海南的名菜。席間我們飽嘗清燉羊
肉，肉香皮嫩，湯濃如乳，滋味鮮美，不膻不膩。據
介紹，東山羊自宋朝以來就被列為 「貢品」，民國時
期，南京政府也將其列入總統府膳單。據民間傳說，
東山羊由於吃了東山嶺的靈芝草長大，所以肉滑如脂

，又沒有膻味。
晚飯後，我們在海拔一百八十四米的東山嶺散步

時，發現怪石嶙峋，草木茂盛的甘泉石上有幾隻黑山
羊站着，眺望着遠處浪濤翻滾的南海。這種黑山羊，
體壯腰肥，毛色油亮。我們仔細觀察，東山羊吃的不
是什麼 「靈芝草」，而是石縫間長出的 「鷓鴣茶」，
當地人叫它毛葉，這種植物葉子呈卵形，比一般茶葉
大，長約五至十五厘米，富有油質，是一種野生灌木
，屬大戟科植物。據科學分析，鷓鴣茶葉中含有人體
所必需的九種物質和十七種氨基酸，其中可溶性鈣和
鎂元素含量較高。而且東山嶺有 「海南第一泉」終年
長流的山泉水，靠美草甘泉長大的東山羊，自然肉味
鮮美，沒有一般山羊的膻氣。我們領悟了，好山好水
好環境才能孕育山中靈物。難怪戲劇家田漢當年暢遊
東山嶺時讚曰： 「瓊州多勝地，此嶺獨巋然。羊肥愛
芝草，好茶伴名泉。」

和樂蟹海南獨有。第二天，東道主用清蒸和樂蟹
招待我們，把蟹殼剝開，其膏滿肉肥為其他蟹種罕見
，特別是脂膏，金黃油亮，如鹹鴨蛋黃。和樂蟹因其
出產於萬寧縣的和樂內海而得名。其學名叫鋸緣青蟹
，據介紹，和樂的螃蟹肥厚味美，是因為這裡是當地
的太陽河、龍首河及龍尾河三河匯集流入小海之處，
海水較淡，長有大量海草、海菜，為螃蟹提供豐富的
食料。每年清明到冬至是捕蟹季節，一般每隻體重二

百五十克以上，大的甚至有五百多克。和樂蟹食法多
樣，最通常的食法是洗淨後清蒸，佐以薑醋，這種食
法能保持蟹味鮮美。

文昌雞鮮美嫩滑。我們穿行在文昌市的城鎮，到
處可見酒樓和大牌檔都是文昌雞的招牌。午餐我們首
選白斬雞和雞油飯，這是海南人的傳統吃法，最能體
現文昌雞鮮美嫩滑的原質原味。文昌雞是一個優良雞
種，光緒年間就已經很出名。文昌雞嬌小玲瓏，重約
一點五千克左右，毛色鮮艷，翅短腳矮，身圓股平，
皮薄滑爽，肉質肥美。

據說，文昌雞最早出自該市潭牛鎮天賜村，此村
榕樹較多，樹籽富含營養，家雞啄食，體質變佳。相
傳明代有一文昌人在朝為官，回京時帶了幾隻文昌雞
請皇帝品嘗。皇帝品嘗後稱讚道： 「雞出文化之鄉，
人傑地靈，文化昌盛，雞亦香甜，真乃文昌雞也！」
文昌雞由此得名。因村野之雞受皇上天子賜名，該村
得名天賜村。近年來，當地人用椰子渣、花生麩等作
飼料，使雞肉更鮮美，營養更豐富。

嘉積鴨無宴不設。地處萬泉河畔的瓊海市，無論
大小酒樓食肆，幾乎無鴨不成宴。東道主接待客人，
其中必備嘉積鴨。外來遊客到瓊海，酒店推介的又是
嘉積鴨。嘉積鴨原產東南亞，名叫番鴨，其脯大、皮
薄、骨軟、肉嫩、脂肪少，食之肥而不膩，營養價值
較高。約於一百多年前，由嘉積華僑從南洋引進飼養。

嘉積鴨體型近似橢圓，紅冠黃蹼。成年公鴨很特
別，紅色的鴨冠像肉瘤一樣布滿整個頭部。體重十斤
左右，走起路來慢條斯理，挺有風度，陌生人一旦走
近牠的地盤，牠立刻會搖晃起脖子，嘴裡發出沙沙的
恐嚇聲。母鴨只有公鴨的一半，性情也比公鴨溫和。
本地人為了達到原汁原味，以白切為主，而且佐料特
別講究：用滾鴨湯沖入蒜茸、薑茸，擠入酸橘汁、精
鹽、白糖、辣椒醬調成，吃起來別具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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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晚
宴
上
遇
到
劉
以
鬯
先
生
，
年
過
九
旬
的
老
人
神
情

矍
鑠
，
似
一
株
蒼
勁
的
古
松
，
在
一
眾
老
作
家
叢
中
，
顯
得

相
當
突
出
。
我
興
奮
地
告
訴
他
：
我
從
互
聯
網
的
舊
書
拍
賣

網
站
上
購
得
一
套
僅
出
了
三
期
的
《
巨
型
》
，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上
海
出
的
綜
合
性
雜
誌
，
是
他
的
好
友
沈
寂
和
鍾
子
芒
編

的
，
雖
然
書
未
到
手
，
但
記
得
創
刊
號
上
即
有
他
的
一
個
叫

《
迷
樓
》
的
短
篇
。
老
人
想
了
想
，
說
：
﹁都
六
十
多
年
前
的
舊
事
了
，
《
巨
型

》
記
不
起
是
怎
樣
的
了
，
拿
到
書
後
給
我
看
看
。
我
的
那
篇
應
該
是
《
迷
樓
》
，

寫
古
代
人
物
的
短
篇
。
﹂

不
久
，
書
寄
來
了
，
我
驚
覺
老
人
思
路
清

，
記
憶
力
特
強
。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
巨
型
》
創
刊
號
上
，
他
刊
的
那
篇
果
然
叫
《
迷
樓
》
，
寫
的
是
隋
煬
帝
寢
宮

迷
樓
上
的
荒
淫
片
段
。
僅
佔
三
頁
，
才
二
千
多
字
的
短
篇
，
前
面
八
成
的
篇
幅
用

來
寫
煬
帝
生
活
的
腐
化
，
從
內
侍
臣
的
衣
着
、
動
態
，
到
裸
體
宮
女
的
體
態
舞
姿

，
均
描
述
得
相
當
細
膩
，
使
人
慢
慢
融
入
古
代
帝
皇
的
豪
華
享
受
，
正
陶
醉
於
那

美
好
的
環
境
中
…
…
突
然
奔
過
來
一
位
宮
女
，
大
叫
﹁侯
夫
人
自
盡
了
﹂
！
筆
鋒

一
轉
，
他
給
我
們
看
她
的
遺
言
：
﹁宰
我
夫
，
姦
我
身
，
雖
作
鬼
，
猶
不
甘
。
﹂

短
短
的
一
句
，
即
把
讀
者
從
歡
樂
的
境
界
抽
離
，
拋
到
帝
制
的
罪
惡
深
淵
去
。
這

結
局
相
當
精
彩
，
是
劉
以
鬯
一
九
四
○
年
代
出
色
的
短
篇
，
卻
沒
有
人
提
到
過
。

《
巨
型
》
中
的
《
迷
樓
》
許
定
銘 《巨型》雜誌


